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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中学生互联网过度使用情况与家庭功能之间的关系 , 从而分析不同的家庭功能对中学生互联网

过度使用情况的影响。方法:对上海 10 所中学内初一 , 高一年级和职校一年级下半学期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 共调查

3068 名学生 ,回收学生问卷 2911 份 ,其中完整有效问卷 2276 份。学生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自制中学生网络使用一般

情况问卷 ,网络成瘾诊断自评问卷( YDQ) ,家庭功能量表( FAD)。结果:互联网过度使用组在家庭功能的沟通 , 角色 ,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分量表和总的功能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互联网过度使用组不同性别之间比较

家庭功能的各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年级之间比较家庭沟通能力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

其余六个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互联网过度使用中学生存在家庭功能减弱 ,不同于互联网正常使

用的中学生 ,不同性别年级互联网过度使用中学生有相似的家庭功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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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function and internet overuse in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Methods: 3068 students of the 1st grade from different middle schools in Shanghai were assessed with FAD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and YDQ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for internet addiction).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cores of communication, roles, affective responsiveness, affective involvement, behavior control, general function in FAD

between IOU (Internet overu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IOU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cores of factor

communication in FAD among different grades. Conclusion: Family function decreased in tho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internet overuse. Different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sexes have the similar family fun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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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家庭化, 互联网的过度使用有上

升趋势。处于 13- 18岁年龄段,身心迅速发育的中学

生是互联网过度使用的重灾区。邓尚平的调查报告

显示北京市 20余万中学生迷恋网络,未成年人患网

络成瘾的比例高达 14.8%[1]。家庭对中学生的成长至

关重要。目前,国内外关于家庭功能与互联网的过度

使用关系的研究仍很缺乏, 本研究旨在从家庭系统

的角度探讨家庭功能对中学生互联网过度使用的影

响,以便于互联网过度使用的家庭治疗。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来源于上海市 10 所中学的 5 所初中一年级、3

所高中一年级以及 2所职校一年级,于 2005 年 6 月

发出问卷 3068 份 , 调查后回收问卷 2911 份 , 完整

回答互联网过度使用诊断标准以及家庭功能量表的

合格问卷 2276人, 回收有效率 74.1%。其中初中一

年级学生 606 人 , 平均年龄 13.69±0.86 岁, 高中一

年级学生 794 人, 平均年龄 16.50±0.91 岁,职校一级

学生 876人, 平均年龄 16.89±0.64岁。

1.1.1 过度使用组 参加本次调查 , 符合 Beard 修

订的互联网过度使用( Internet overuse, IOU)筛查标

准的学生 56例,其中男性 42人,女性 14人。排除严

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

1.1.2 对照组 参加本次调查, 不符合互联网过度

使用 ( IOU)筛查标准的学生 2220 人 , 其中男 1055

人,女 1165人。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自制中学生网络使用一般情况

问卷:包括年龄、性别、学校等。②Beard修订的互联

网过度使用筛查标准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for

Internet Addiction, YDQ)[2]: 共 8 个条目 ,按照“是”、

“否”回答。前 5条必须都满足,并同时满足后 3条中

的至少一条才能诊断为网络过度使用。③家庭功能

量表( FAD) [3, 4]:直接翻译自国外 FAD量表。FAD量

表是依据 McMaster 的家庭功能模式编制的一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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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家庭系统各方面功能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各因子的重测信度在 0.66- 0.76 之间。FAD包

含 7 个分量表:问题解决 ,沟通 , 角色 , 情感反应 , 情

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

1.2.2 调查方法 问卷由班主任老师发放给学生 ,

各学校基本统一时间内集体完成。调查前对调查人

员(包括心理老师和班主任老师)进行问卷要求及回

收标准的培训。

1.3 统计分析

对原始数据建立数据库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

件处理全部数据。

2 结 果

2.1 互联网过度使用组与对照组 FAD比较

互联网过度使用组在家庭功能的沟通,角色,情

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分量表和总的功能得分

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互联网过度使用组与对照组 FAD 比较

注: *P<0.05, **P<0.01,下同。

2.2 互联网过度使用组的性别年级的 FAD比较

互联网过度使用组不同性别之间比较, 家庭功

能的各分量表得分差异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 (P>

0.05);不同年级之间比较家庭沟通能力上存在非常

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 2。

3 讨 论

互联网过度使用的成因大致可分为内因和外

因,而家庭是重要的外因之一。杨容的有关网络成瘾

中学生的综合干预的研究提示培训家长一些相应技

巧,在家庭中使用环境支持法,心理支持法,家庭成员

尤其是父母更多地关心网络成瘾者, 满足他们的各

种心理需求,如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18 例网络成瘾

中学生经治疗后总成瘾程度明显下降[5]。

本研究提示互联网过度使用中学生的家庭功能

模式,不同于互联网正常使用的中学生,存在家庭功

能减弱,并不受性别年级的影响。Epstein等人认为家

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

面的键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为实现这些基

本功能, 家庭系统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以适应并促

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实现家庭基本功能和完成

基本任务的能力主要表现在 6 个方面: 问题解决能

力、沟通、家庭角色分工、情感反映能力、情感转入程

度和行为控制。根据家庭在上述 6个方面的表现,可

以明显看出家庭功能发挥良好与否 [3]。个体的社会

适应能力与其所在家庭的功能状况有密切联系.家

庭治疗临床实践表明, 家庭功能不良会导致子女出

现更多的外显和内隐问题[6]。 Shek 考察了 1519 个

家庭的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 结果发现家

庭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例如违法犯罪和物质滥用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那些报告家庭功能不良的青

少年有更多的问题行为[7]。 研究者还考察了家庭功

能和青少年自尊的关系, 研究结果一致发现学生的

自尊与家庭功能有密切关系, 并发现这种关系具有

跨文化的一致性[8],而过低的自尊心是网络成瘾的原

因之一[9]。

Krant 等人研究网络对个人社交和心理素质的

影响 ,发现上网愈多 ,和家人沟通愈少 , 社会圈子愈

小,抑郁和孤独感亦提高 [10]。 因此有必要营造一个

舒适,安全的家庭环境,让中学生感受到现实生活中

的家庭温暖, 满足他们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的心理

需要,从而改变在网络中寻求心理需求的满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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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互联网过度使用组不同性别不同年级间 FAD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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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消极归因方式具有一定的人格基础。Harter 和

Renouf研究发现, 在年龄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中,自

尊、抑郁、无望感 3 个变量高度相关 , 由于这 3 个变

量高度相关 ,被结合起来构成了抑郁合成物(depression

composite)[9]。

本研究从总体上验证了抑郁的无望感理论 , 即

与非抑郁大学生相比, 抑郁大学生倾向于持有消极

的归因方式,比非抑郁大学生更多的体验到无望感。

此外,本研究发现抑郁大学生倾向于具有宿命归因,

把现实中发生的成败事件归因为神灵命运的左右 ,

这样的解释方法可能是他们长期形成的一种消极的

防御方式,使他们感到无奈和无望,进而影响了情绪

状况。

在正性事件和内外维度方面, 抑郁与归因方式

的关系不稳定, 在非抑郁大学生和轻度抑郁大学生

之间没有显示出差异。表明抑郁者的消极归因主要

体现在对负性事件的归因上 , 这与魏立莹 [10]的研究

结果相似。并且主要体现在事件的持续性和普遍性

上,这与张雨新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而这两个维度

正是无望感的来源所在。中重度抑郁和轻度抑郁的

大学生在无望感、负性事件、宿命性和普遍性上没有

差异, 提示这几个方面是不同程度抑郁者都具有的

特点,是抑郁者在归因方式上最主要的内容。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性别如何,抑郁与自尊的

关系都很密切。高自尊的大学生,显示出了较少的归

因方式和抑郁的关系, 而低自尊大学生归因方式与

抑郁的关系明显。当控制了自尊水平以后,即使是低

自尊的大学生, 抑郁与归因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抑

郁与非抑郁学生之间归因方式的差异不如控制前明

显,尤其是人际事件方面。提示抑郁非抑郁大学生在

归因方式上的差异存在自尊这个额外变量的影响 ,

如果认为归因方式是抑郁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原因

导致抑郁的过程中,自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

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抑郁的无望感/自尊

理论: 高自尊可以成为归因方式和抑郁之间的一个

缓冲, 而低自尊和消极的归因方式可以共同导致抑

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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